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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是我国古代长城遗址保存
最多、里程最长的地区，总长度三万多
里，约占全国古长城的七分之二。

呼和浩特地区最早的长城是“赵长
城”。据《史记》记载：赵武灵王“北破
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
高厥为塞”。这道长城是由赵国修建
的，东起河北宣化，进入内蒙古沿阴山
山脉西行，到河套的狼山止。秦始皇
时，将各地的长城连在了一起，呼和浩
特地区的赵长城就成了秦长城的一部
分，赵长城在呼和浩特境内长约 260华
里。整个秦长城长约14000华里。

汉代的万里长城是中国历史上最
长的长城，它东起辽东，西至新疆，长
20000 余华里。汉朝还在内蒙古西部
的阴山以北，修筑了两道平行的长城，
并在漫长的长城沿线修建了大量的烽
台、城障，以加强防御。呼和浩特地区

的汉长城，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重新修
建的，是赵长城继秦代沿用后的再度沿
用，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和使用年限最
长的长城之一。

金代的长城是金王朝为了防御北
方的少数民族契丹等部落而修建的，有
南北两道，又称“金内长城”和“金外长
城”。金代的两道长城在内蒙古和外蒙
古，其内长城起自嫩江，跨越内蒙古东
部地区经过呼和浩特，延伸至包头东南
的黄河北岸；外长城起于大兴安岭北
麓，由根河南岸西行，穿越呼伦贝尔草
原，到蒙古国的德尔盖尔汗山。金代的
长城在呼和浩特地区长约 200华里，跨
越两个旗、县的丘陵、山地，沿大青山
进入包头市境内。金代的长城，是呼和
浩特地区历代的长城中，地势最险和海
拔最高的一道长城。

举世闻名的明代万里长城是世

界七大奇迹之一，1988 年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全长
约 14600 华里，跨越了辽宁、河北、山
西、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等七个
省区。明代万里长城在呼和浩特地
区长约 300 多华里，主要是“次边”长
城。所谓“次边”是相对“主边”而言，
明朝修建了两种长城，“主边”长城就
是主长城，也称“大边长城”，是明长
城的主体。在重要的关隘和险要地
修建的相对简易的土长城，即“次边”
长城，呼和浩特境内的明长城大部分
是次边长城，这些明长城有夯土筑成
的、砖石结构的，还有石条筑成的，并
有烽火台、城障、将台、敌楼、隧道等
一系列设施。

明代长城是呼和浩特地区保存最
好、最壮观的一段长城，是观光旅游的
好去处。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
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
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多么优美豪放
的一首词，借千古兴亡之事抒发无穷
的人生感慨，与苏东坡的《念奴娇·赤
壁怀古》有异曲同工之妙。

好多人把这首《临江仙》的作者
张冠李戴。读过长篇章回小说《三国
演义》的人知道，这是小说的开篇词，
好多人便想当然以为这首词出自罗
贯中的手笔。1994年央视版《三国演
义》播出时，这首词作为电视连续剧
的主题曲经杨洪基演唱播出后，更是
达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真是“凡有
井水处”皆能歌此词。细心的观众注
意到电视屏幕上标注作词为杨慎，但
好多观众还固执地认为是罗贯中创
作此词，因为好多人不知道杨慎是何
许人也。

不错，这首词的作者是明代三大
才子之首的杨慎。杨慎比罗贯中出生
要晚 150多年，这首《临江仙》怎么会
成为小说《三国演义》的片头词？这是
因为毛纶和毛宗岗父子整理《三国演
义》回目时，慧眼识珠把此词拎出来，
作为《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从而使此
词为更多的人所传诵，但同时很多人
也想当然误以为作者是罗贯中。这首
词出自杨慎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
十一史弹词》，是第三段《说秦汉》的开
场词。

先说说杨慎的身世，他和解缙、
徐渭三人被称作明朝三大才子。他
们三人以学识渊博而著称，其中杨慎
从小就是一位“无书不读”的神童，要
说博览群书他可以排第一。杨慎的
父亲是东阁大学士杨廷和，杨慎出生

在“一门七进士，宰相状元家”的书香
门第。自幼聪颖好学的杨慎从小发
奋读书，二十四岁考中状元，成为明
代二百七十余年间四川唯一的状元
郎，授翰林院修撰，成为嘉靖皇帝的
老师。作为同为巴蜀之地走出来的
才子，人们由杨慎自然想到了北宋时
期才华横溢的苏轼，比杨慎晚出生的
李贽就说“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
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
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是
啊，太奇怪了，四川一出人才就是李
白、苏轼和杨慎这样的不世之才！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人
生要想有卓尔不凡的成就，就不能被
磨难和挫折击垮，艰难困苦往往是磨
砺英雄豪杰的炉火和铁锤，精神上永
远要有等闲艰险的意志。我曾经写
过几篇介绍唐代刘禹锡的小文，他被
贬谪二十三年在外奔波流放，但“二
十三年弃置身”没有使他消沉，始终
拥有坚定意志和乐观精神的刘禹锡，
拥有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
万木春”的人生姿态和不凡的文学成
就。比起刘禹锡这位前辈来，杨慎流
放三十多年终老于南荒，如同“幽秀
古艳空林色”的新梅一样，为滇南之
地播下了文化的种子，也留给后人博
赡多通的著述。

关于杨慎著述种类之丰富，明清
学者皆称其第一。他的考论篇遍涉经
史、诗文、书画，训诂、文学、音韵、名物
等方面均有各种研究杂著，我们拣其
出名者列举就有《丹铅总录》《升庵诗
话》《词品》《书品》《画品》等等，明代同
样以博览群书著称的王世贞评价杨慎
说“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
用修（杨慎字用修）”。陈寅恪先生也

评价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
一代，罕有其匹。”杨慎成就最高还要
数文学，张廷玉《明史·杨慎传》赞曰

“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他所
撰诗词散曲甚多，有人评价说“公词赋
似汉，诗律似唐，下至宋词元曲，文之
末耳，亦不减秦七、黄九、东篱、小山。”
李贽、王夫之对杨慎的诗文称赏有加，
难免有溢美之辞。

我们还是从杨慎这首尽人皆知
的《临江仙》说起吧。这首词是杨慎
谪戍云南时所作的《廿一史弹词》中

“说秦汉”的一篇，《廿一史弹词》原
名《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叙上古
三代至元及明代历史，文笔畅达易
晓，广为传诵。其实，在前几首词
里，已经流露出了《临江仙》这首词
的雏形，比如第一段“总说”里便有

“沉吟屈指数英才，多少是非成败”
“万般回首化尘埃，只有青山不改”
的句子，第一段末的《西江月》里有

“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渔樵话里”
的句子；第二段“说三代”开篇《南乡
子》词里有“谁弱谁强都罢手，伤情，
打入渔樵话里听”的句子，第二段末

《西江月》词里有“功名富贵谈笑中，
回首一场春梦”的感慨。

要说这几首词是作者在感慨千古
兴亡，也是自叹身世之作。这些词里
都有了《临江仙》词里的味道，但总觉
得不如《临江仙》的味道更醇冽一些。

《临江仙》一语人生感慨寄寓于历史兴
亡中，有杜甫沉郁顿挫的风格。作者
在探寻千古兴亡的规律时也体味到了
苦涩的人生哲理，面对永恒的青山流
水和往复的秋月春风，流露出了人生
如梦的痛苦和无奈。但作者没有颓废
消沉，而是看透人生“是非成败转头
空”，转尔携一壶浊酒与渔樵笑傲江

湖，笑谈兴亡成败，以大彻大悟的达观
的人生态度笑对流放的苦难，笑对人
生中的种种坎坷和崎岖。

以博览群书闻名的杨慎在词曲
创作中，往往不知不觉就把前人的名
句或意境化进了自己的作品，使得作
品多了书卷气。比如他有一首很出
名的《寒垣鹧鸪词》：“秦时明月玉弓
悬，汉塞黄河锦带连。都护羽书飞瀚
海，单于猎火照甘泉。莺闺燕阁年三
五，马邑龙堆路十千。谁起东山安石
卧，为君谈笑静烽烟。”读罢这首诗会
感觉每一句都是有来历的，从而成了
一个文字游戏。再比如他创作的散
曲《解三酲》：“……月如无恨长圆满，
却不似世上离别轻。今人不见当时
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也有不少
消化前人诗词夹生的痕迹。

一个才华横溢的状元天才，一个
出身名门的首辅之子，一下子被流放
到南荒之地三十年，靠什么来支撑他
的人生和理想？靠读书！在滇南的穷
荒之地，在人生的至暗之时，靠着一点
读书灯点亮了穷荒之地的文明之火，
也点亮了自己晦暗不明的人生，忘情
于诗书不仅成就了他博洽的学问，也
成就了他通达的人生观，留下了“青山
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豁达与豪放。
还有，一个人即使再沉溺于读书之乐，
也要从现实生活中汲取书本外的知
识。“高田如楼梯，平田如棋局。白鹭
忽飞来，点破秧针绿”“阶檐下，雨载
帽。龙女嫁，天公笑。日反烧，水淹
灶。岩洞青蛙上树叫”……这些清新
有趣天然浑成的诗歌让人看到了一个
不是学究的杨慎。

一个人即使再苦闷彷徨，也要通
过读书来明理。一个人即使再学富
五车，也要通过阅世来悟道。

书写之于我，关系极简
单，即读书与表达使然——
身为中华大地上的读书之
人，自然应该与之有缘相
系，甚或伴之以终身。

我个人对书写的理解：
文化是其母体，或曰是根性
之所在，书写由此而生成，
同时也成为文化的体现与
表征。一部中国书写史告
诉我们，古来大书法家无一
不是大学问家。所以，我一
直以来存有一个观点，即，
若将中国历代有成就的文
人移之当下，个个堪称底蕴
深厚且个性鲜明的书法家。

这里姑且不论其在文
化层面上的涵义，仅就学习
者个体而言，我认为书写的
意义至少有三：表达与交流
（传播）之用，此第一义，是
首要的，也是必要的；创造
与审美之趣，以体现其艺术
特质，此其二；涵养心性之
意，即纯粹的精神修为，此
其三。这三者若能自然融
通，便是书写的好境界。这
点浅见，抑或并无多少新
意，但的确是本人真真切切
体悟到的，而且我自己正是
这样对待文字书写的。因
此，我更看重心灵独悟与笔
墨表达的内在意脉。

我虽然也相信书写有
“法”——包括某些技艺上
的讲究，但绝不认同任何对
此夸大其词的说法；至于有
人把“书法”说得玄之又玄，
我只付之一笑。众人皆知，
即便是那为“历代宝之”的
书中神品《兰亭集序》，岂不
也正是王義之与文朋诗友
约聚兰亭，在酒香诗美情境
中的畅意挥毫吗？称之为
即兴所至、自然而成的显
例，并无不恰。古人有言：

“无法之法，乃为至法。”这
是大境界。我虽自知不能
及，但始终信奉之，相信“书
道自然”，趣从中来；同时还
相信“字如其人”，只要是自
然而然地书写，便自有其个
性所在——说到根本，性情
是书写的灵魂，而惟通于此
道者，方可自得妙趣，抵达
至境。

我以为，就书写者自身
而言，最为重要的，不是玩

“法”，更不是炫“技”，而学
养与文心才是根本，即，应
当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与美
学品格，同时，还须守护住
一颗宁静的心。否则，若因
过分倚重于“技”以致落于
匠气十足的俗，那无疑是舍
本而逐末。说到底，书写者
的造诣离不开其胸中之气
象！

关于文化修养与心灵
的守护，我特别看重读书与
写作——至少对我而言是
很适合的，所以长期以来对
此守持有恒。超越直接功
利目的读书与写作，是走向
智慧山峰的一种践行，在
此过程中，既可以见识先
贤经典之妙，又可以领悟
天地万物之理。我的笔墨
书写，也恰是于读书与写
作中自然生成的。如，老
子的《道德经》即是置于我
案头的经典之一，守之有
年 ；每 得 闲 适 ，便 展 纸 命
笔，抄录一章；经日累月，
笔随趣生，凡九九八十一
章，完整抄录数遍，自觉亦
属笔墨适意也。此外，还
书写些别的，同样是属于
随趣而为——因为自己原
本就是一个以教书与治学
为主业的教师，所以只是
余暇游心，信手写来，自得
其乐，全无负担。

我的书写观我的书写观

追溯长城呼和追溯长城呼和浩特段文化渊源浩特段文化渊源
■高培萱

滚滚长江东逝水
——说一说杨慎的诗词

在乌兰牧在乌兰牧骑的日子骑的日子
（组诗）

丽丽
日抒怀日抒怀

■■王太生王太生

背走故土一棵树

一路高歌

天地间下雪了，车还在原野上前行
卡车上的你们顶着雪
歌声穿透寒冷
仿佛有一个远古的种子
寄存在你们十六七岁的骨髓
隐约从体内长出了铠甲还有月亮上
降落的马蹄声声
又像一群年轻的你们
把欢笑和歌声钉在雪幕之上
直到炊烟随着歌声走进白云
所有的热烈都汇聚在宝力格苏木
不远处仿如祭敖包的喜庆
等着你们从夏日走入舞池，那绿绿的

草地
这是你们奔赴牧场演出途中
在一个零下二十多度的敞篷车外
被冻僵的幻境

巡回演出

夏日你们穿行在原野
晴空万里 欢闹声声
忽然风雨雷电
雨在草叶上飞针走线
织就一张水雾大网
车倌的马鞭在空中急促地响起
草原土路不一会就变成了泥泞
马蹄在泥水里打滑
漩涡把车轱辘吸住

“驾驾……”
任凭鞭子在空中飞舞
车倌和辕马的喘气声高过雷声
最后马儿趴在地上……
车马困在旷野
队员们脱下雨衣包裹好乐器和演出服
徒步前行
雨淋湿了十几里路，天色向晚
泥土埋葬疲惫。夜晚星空被洪荒咬住
大自然中不能演出
就在蒙古包里把马头琴拉响
说书，畅游世界
此时熄灭的星星
把夜空顶破，如筛子细小的网眼透着

光亮
远处沉寂，仿佛与生俱来
那穿破天空的长调，能压住夜的黑

一晃到暮晚

马车后面一条土龙
把草原的脊背拉开
你们奔赴一场又一场演出
蜿蜒在锡林河的春天
晨光在炊烟中从未静歇，就像你们
不光是演出，还要帮老乡接羔保育
挤牛奶，拾牛粪。风跟着你们
匆忙的身影，令马兰花怒放
天，如湖水远远地流淌到草地
纯净的心海淹没尘世。天黑了
你们在落日前赶回家中
发现爱人正戴着老花镜观看
你们在牧场演出的实况录像
转身，你在镜中看到满头银丝的自己
原来一把马头琴伴着好来宝的故事
跟随着时针唱了一个甲子年
从开满沙葱花的草原
舞出大地心脏的跳动
从赛罕塔拉晨曦的练功房
渺小的热望支配着信念
长调、舞步叩亮马蹄飞过的灯火
你们明白那是无数次的传递
留下的生息。鸟雀倾斜醉了白云
远处山丘起伏地面，又一次划出鹰的

翅膀

迁徙时，故园里的一棵树安放到哪
儿？

前几年，一张真实的照片让我感
动，在库区，一个中年男人，在告别祖屋
时，将门前的一棵小桃树挖起，装进背
篓里，准备带到新家。

淹没的水，会将所有的痕迹抹去。
他这是舍不得将树丢下，连同对祖

辈割舍不下的情感。如果将树丢下了，
几十年岁月光阴里的点点滴滴：开心，
或者烦恼；激动时的大笑与神伤时的眼
泪；赏花时节和流汗的日子……也就丢
了。

枝叶开散的小桃树，在男人的背篓
里，桃树枝像麋鹿一样的角，四下里展
开。远远望去，男人也变成了一只头顶
花瓣的雄性麋鹿。

一个男人做一只鹿，他要在水草丰
茂的水淖追逐，他要懂得，有所舍弃时，
哪些是要放下，哪些是保留并带走的。

一棵树，有人在乎，有人不在乎，这
个男人属于前一种。树有经济价值，更
附带情感价值，从照片看，这个老实的
农民，有实用的经济头脑和不算低的聚
散情商。

估计那时他还清贫，更有故土难舍
的成分，一件东西日日用久了，景物天
天看惯了，都带着感情和体温，真的舍
不得丢下。

也许此番还有另一层意思：乡人也
风雅，骨子里有浪漫基因，爱美，亦爱
花，在意这棵小桃树和它枝上清亮的缤
纷。

树，是几年前长出来的，不知哪个
夏日黄昏，人倚门框，啃一只大黄桃，桃
子吃完，随手把核扔了。浅黄色的核，
在地上骨碌翻了个身，附着虚松的土，
遇到适宜的地气和水分，便爆出一棵亭
亭的小树。在这个乡下男人眼里，春天
的小桃树就应该是亮丽动人，粉嘟嘟的
桃花，将山墙屋脊，灼灼映亮。

日子过得不紧不慢，平常光景里日
升日落。不曾想到，故乡情感的纽带，
到最后，是与一棵树联系在一起。有
风、有雨；有春花、秋月；有鸟鸣、惊雷；
有嫩芽和落叶……男人还曾捧过一只
大碗，坐在门槛上吃饭；霜染草木的土
路上，留下弯弯脚印走过的痕迹。

那棵小桃树，混沌不知人间事，根
须上的泥土还是新鲜的，满枝的粉色小

桃花，隔着时空，依然灿灿绽开。
假如老宅的生活与草木相依偎，有

没有想到过，离开衣胞地时，带走一棵
树？

和这个中年男人一样，我也曾搬过
家，当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老房子时，
许多东西难以丢下。为留住往日时光，
我把原先一套旧家具中的两个橱柜搬
进新书房，那些旧书也被我一并打包带
走，舍不得扔掉。我搬家，虽没有房前
屋后一棵树，却也有一棵长在大花盆里
的吉祥树。树是我七八年前，从花木市
场买回来的，养了一段时间后，打不起
精气神，叶子慢慢掉落，眼看快要枯萎，
我赶紧治虫、喷水、修剪、通风……小心
伺候，后来有了起色，长到比一个成年
人还高。离开时，我把它搬出老楼，又
搬上高楼，与其它物什一道，安然抵达
新居。

当一个人搬家，住到别处，房前屋
后的一棵树，让他牵挂，尚没有找到解
决方法时，乡情一时无处安放。

或许，在这个男人眼里，与故乡永
别时，钱财、家具、衣物要带上，树也要
带上。背上这棵小桃树上路，与老屋桃

花的记忆，一起收藏。
小桃树在故土，与祖屋站成一个点

与屋背、山墙的关系，站成让人过目难
忘村居风景。

一个家，有一种独特气息，老家有
老家的气息、故土气息，只有身在其中
的人才能知道。

从前日子的阳光经纬，渗透在每一
片叶面上，脉络清晰。枝上，栖息过山
中的鸟，只是那只鸟再也找不回了，无
法回到从前的院坝。草木光阴，再也回
不到从前，树却记得风中每一只路过的
鸟。

故园之上，生存空间，弯腰的农人
种菜蔬与稻麦，也栽下树。偌大的故
乡，天圆地方，宛若一只容器，盛过清
水、空气，也盛过阳光、露珠，盛过飘渺
歌声，也盛过袅袅炊烟。

回头一望，背上的小桃树，是一个
中年男人背着故乡一起上路，对走远生
活的流连与回望。倘若小桃树被栽到
新的家园，它是一件旧物，承载着朴素
记忆与深沉情愫。

让我动容的是，在那个即将消失的
空间里，这个男人带走一棵树。


